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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野

天生城怀古
□ 牟方根

“古道边，楼外楼，天生城头望江流……”每当听到这首

耳熟能详的歌曲《我在天生城等你》，我就对万州天生城心

仪。为庆祝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农历新年，初步建成的天生

城大遗址公园对外试开放。欣闻这个消息，我心里的兴奋

劲儿再也按捺不住。

天生城遗址，是川渝地区宋蒙战争山城防御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宋蒙战争的重要战场之一，对研究宋蒙战史及

山城营建技术等有着重要价值，2013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

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万州城西北周家坝街

道流水社区，海拔 550 多米，占地面积 13.2 万平方米。因其

绝壁凌空，峭立如堵，如同一座天生的城池而得名。公元

221 年，蜀汉昭烈帝刘备御驾亲征，从成都行军，率领大军攻

打东吴，途经万州曾屯兵于此，故又称“天子城”。

天生城遗址现存前、中、后三道城门。我和众多游客，

在“红马甲”志愿者的引导下，从临时开放的前城门有序入

城。仅有的一条崎岖石梯，从山脚蜿蜒而上通向山顶的城

门。据有关历史记载，南宋淳祐三年（1243 年），四川安抚制

置使兼知重庆府为了阻止蒙军的侵扰，在以重庆为中心的

长江上游，以及由北往南汇注于长江的嘉陵江、渠江、涪江、

沱江、岷江等河流沿岸，构筑了合川钓鱼城、万州天生城、奉

节白帝城等数十座“山城”抗蒙防御体系。

外城倚山面江、地势险要，登上天生城的山顶，我们看

到的内城却是另外一番天地：山顶纡缓宽平，逶迤连绵，南

北宽、东西长，平面呈月牙形，面积 150 亩左右。放眼望

去，有肥沃的田土可耕，有清澈的泉水可饮，有茂密的林木

可用……据悉，天生城建成后，万州州府即迁于此，并容纳

众多驻军和民户到此屯垦戍卫。遗址上修旧如旧的一些

房屋、道路、排水沟等遗迹，让我们依稀可见当年“城中村”

的繁华。

然而繁华终究还是落下帷幕，南宋末年，国库亏空之

虚、苛捐杂税之重、官员贪腐之乱，如附骨之疽般侵蚀。成

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挥师南下，势如破竹，进逼四川。南宋

德祐元年（1275 年），蒙古骠骑上将军杨文安率领蒙军攻至

万州天生城。万州守将上官夔团结军民，顽强抵抗。南宋

景炎元年（1276 年）7 月，杨文安再次率军围攻万州，天生城

保卫战进入了最后的悲壮时刻。在城池即将被攻破的紧要

关头，守将上官夔留下“即入吾城，然吾一人死耳，愿勿戮吾

民”的遗愿，与杨文安率领的蒙军相约：甘愿用自身性命，去

换得数万百姓的安宁，慷慨赴死。

天生城沦陷后，蒙将王师能在城中的一块石壁上，刻写

了《宣相杨公攻取万州之记》，以记其事。迄今，虽因风化严

重剥落较多，但部分文字仍清晰可见，是研究天生城宋蒙战

事最原始、可靠的史志资料。石刻文字中的“夔尚施困斗，

自干阵戮”，仿佛看到了上官夔一个人拿着武器跟蒙军作

战、最后阵亡的情景。而“其馀生灵一无血刃”，似在诉说天

生城内其他人没有被无辜滥杀。

“春夏秋冬陪你，风里雨里陪你，与你长相守；春夏秋冬

陪你，风里雨里陪你，走到天尽头……”一曲罢了，天生城也

永远铭刻在一代万州守将上官夔赴死为民的情怀中。

在记忆深处，总有一个地方，如璀璨星辰，似陈酿美

酒，那便是我的故乡——十里桃花山。那里萦绕着我无

尽乡愁，见证着时代变迁的桃花盛放。

进入“十里桃花”，仿若误入了一个被岁月遗忘的粉色

桃源，尘世的喧嚣瞬间被隔绝在外。漫山遍野竞相绽放的

桃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如天边倾泻而下的绮丽云霞，

轻柔地笼罩着这片土地，每一寸空气都弥漫着浪漫与温柔。

那一朵朵桃花，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花

瓣娇嫩欲滴，在阳光的轻抚下，闪烁着丝绸般的光泽，而

桃花中那纤细的花蕊，像金黄色的丝线般耀眼。它们或

单生于枝头，或簇拥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分享着春天的

喜悦。微风轻拂，桃枝摇曳，粉红的花瓣便如雪花般纷

纷飘落。它们在空中旋转飘荡，仿佛在演绎着一场盛大

而华丽的仪式。而后，淡淡的花香便久久萦绕在鼻尖，

清新而甜美，让人沉醉其中。

极目远眺，整座桃花山像是一片粉色的海洋，此起彼

伏的花海与湛蓝的天空相互辉映。周围山峦连绵起伏，

像是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片如梦如幻的桃花仙境。在这

粉色的世界里，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慰藉，只愿沉醉其

中，与这片桃花山融为一体。

桃花山不仅是欢乐的源泉，更是家乡经济发展的希

望。随着时代的发展，村里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桃花山

成为了重点项目。曾经荒芜的山坡，在乡亲们的辛勤耕

耘下，逐渐变成了生机勃勃的“致富山”。村里引进优良

的桃树品种，邀请农业专家进行技术指导，科学种植、精

心培育。每到桃花盛开的季节，漫山桃花吸引了无数游

客前来观赏，热闹非凡。

沿着蜿蜒的山路漫步，整齐的石板路通向各个景点。

观景台上，游客们可以俯瞰整个桃花山的美景，远处的山峦

连绵起伏，与粉色的花海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

田园风光图。山脚下，新建的农家乐随处可见，用自家种植

的蔬菜、放养的家禽，为游客烹饪出一道道农家美食。

每到桃花盛开时节，村里还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不仅有精彩的文艺表演，还有“桃花仙子”游园、

“四大才子”吟诗作对等项目，吸引了众多媒体和游客的

关注。这些活动不仅提升了桃花山的知名度，也带来了

可观的经济效益。曾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看到家乡的

变化，纷纷回到村里投身到家乡建设中，为家乡经济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如今，走在桃花山上，我的心中常涌起一股难以言

表的感动。这片土地承载着我的童年回忆，也见证了家

乡的发展变迁。曾经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凭借着桃花山

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了吸引八方来客的旅游胜地。而我

对故乡的眷恋，也早已深深融入每一朵花、每一片叶中，

融入到那片桃花盛开的地方。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 苏其善

新图景新图景

漫步三苏祠，你能强烈感受到，“读书正业、孝慈仁

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苏氏家风，看似无声，实则经

久不息。

在东厢房，当看到“不残鸟雀”“范滂励志”“勉夫勤

学”的故事，就知道，苏氏家风的浓墨重彩，当属苏轼、苏

辙的母亲程夫人。苏轼的发妻王弗，深受婆母影响。苏

轼在凤翔任职时，一日，天下大雪，一棵古柳下却终不积

雪。雪停了，地上隆起数寸。苏轼怀疑这是古人藏丹的

地方，就想挖掘。王弗立马制止：“如果母亲大人在世，

肯定不会让你这么干的。”苏轼听后羞愧而止。这与程

夫人“不发宿藏”的故事异曲而同理。后来，苏轼被贬黄

州，就把这个“理”写进《赤壁赋》：“且夫天地之间，物各

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我不知道，少年苏轼是在苏家老宅的哪个角落掘得

“天石砚”。我只从文字里知道，当时苏轼觉得此石温润

如玉，可以发墨，可惜缺少储水处。父亲苏洵引导他：

“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耳。”换句话说，能不能作为砚

台，首先要看它有没有作为砚台的“品质”，而不是拘泥

于它的外形；并由此推及，这是一方“天石砚”，“是文字

之祥也”。从此，这方砚台一直跟随苏轼治学为仕，走南

闯北，苏轼“宝而用之”。后来，苏轼又将这方砚赠给即

将赴任饶州德兴县尉的儿子苏迈，并题写铭文刻于砚

上：“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

予，以此书狱常思生。”苏氏家风就随这方小小的砚台，

在几代人之间传递。

走进来凤轩，仿佛还能看到苏轼、苏辙读书的身

影。他俩是做兄弟的典范，一起赶考，一起做官，一起孝

亲，一起唱和，共荣辱同进退。在长辈的影响下，苏轼、

苏辙子侄皆孝敬父母，兄友弟恭，坚守清廉，于出处之

间，不为物累，不以己悲。

其实，苏氏家风并不是一开始即如此优秀。来到供

奉苏家祖先的启贤堂，就看见一个叫苏味道的人，从河

北栾城踌躇而来。此人对唐代律诗的定型与发展有积

极贡献，与杜甫的爷爷杜审言等人并称“文章四友”，成

语“火树银花”便由苏味道原创，他还担任过武则天时期

的宰相。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却为后人诟病。成语

“模棱两可”也出自他身上，说他担任宰相时，遇事不置

可否，结果落得个“苏模棱”的名号。

就是这个“模棱两可”的苏味道，往下大约传了五六

代后，家风却发生了根本改变。

苏轼的皇祖苏祜，做人低调，品质卓越。苏祜的妻

子李氏乃大唐李氏的后裔，但李夫人性格刚毅，坚守正

道。苏轼的曾祖父苏杲继承了父辈重诺轻财的侠义之

风，“吾父杲最好善，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笃于爱，与朋

友笃于信，乡闾之人，无亲疏皆敬爱之。”（苏序语）

苏轼称其爷爷苏序：“才气过人，虽不读书而气量

甚伟。”苏序将乡下的田地全种粟米，粟与谷相比不易

霉烂便于久储。后来遇上灾年，他就拿出粟米分给亲

戚族人和佃户穷人，使大家都安然度过。曾巩评价他：

“为人疏达自信，持之以谦，轻财好施，急人之疾，孜孜

若不急。”

苏涣是眉山苏氏家族中第一个中进士的人。可以

说，就是这个进士苏涣，改写了苏氏家族的运行轨迹。

苏涣四方为官，一心为民，所到之处都赢得了良好声誉，

深受当地百姓爱戴。这为年轻的苏轼兄弟种下了亲民

爱民为民的种子。

是什么原因让苏氏家族的家风发生了改变呢？走

进式苏轩，参观“中国有三苏——眉山苏氏家国情怀”

主题展，答案呼之欲出：是眉山这片土地。苏轼在《眉

州远景楼记》中说：“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

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

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这

样的土壤，能够给予种子力量。只要种子扎下根去，就

能汲取到丰富而健康的营养，最终发育成为枝繁叶茂

的参天大树。

家风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却是底色。良好家

风，犹如一缕和煦的春风，具有春风化雨之功效，它既能

“化”个人，又能“化”家庭、家族，甚至整个社会，在多个

维度上，为我们撑出一片美丽的天地来。

苏东坡的家风
□ 刘友洪

春耕，是质朴勤劳的农家人对土地的一次盛大抒情。

水田里，白鹭三三两两地立着，披着经冬未消的白雪，

侧耳倾听春天的脉动。燕子剪开了柳叶，从南国衔来第一

则春的讯息，在天地间奔走相告。村庄静卧在几朵水墨色

的流云下，风中，春寒犹在，却已浮动着阳光的明媚，在水

田里划开道道涟漪。

“走，下田去。”父亲抖了抖牛绳，招呼着老伙计，共赴

与春天的约会。

蓑衣是父亲的礼服，斗笠上留存着每年春天在边沿坐

卧小憩的印记。闷了一个冬天后，父亲格外兴奋，抬起手，

像是逸兴遄飞的诗人把灵感提在笔尖一般，要在大地上纵

情挥毫。犁铧正在热身，父亲拍了拍它的臂膀，反馈回来

的坚实与沉稳唤醒了老茧里深藏的默契。父亲舒展下身

子骨，笑得畅快而豪迈。

走进水田，踩着大地的肥沃与温厚，父亲迫不及待地

与古老的耕种姿势重叠在一起。随着风甩出一声清亮的

呼号，蓄势已久的耕耘迅速从名词变成了一个极具美学的

动词。喷涌、宣泄、挥霍，趁着激动的心情，借着一鼓作气

的东风，为整片田地写下农家人对春天专属的定义。你

听，犁铧卖力地破开土层，种下抑扬顿挫的韵脚，用连绵的

铺陈和起伏的排比虔诚地颂扬春天。当波浪涌动，一声声

惊叹将顶着深深浅浅的绿意，在大地上次第冒出来。

牛打着响鼻，与白鹭、水鸭一一问好。父亲把鞭子的力

度全留在了半空，只将声声催促送到牛的耳旁。十年了，它

早已成为家中重要的脊梁。不会说话，就不停甩动尾巴表

达欢喜。蹄子下，泥块不断翻向后，再被父亲踩开——就像

是踩碎过去一年的遗憾与辛劳，让它们化作岁月的丰饶，滋

养新生的故事，去蓬勃、去冲破。

休息时，父亲倚靠着牛，坐在田埂边。随着一缕烟的

飞扬，他的目光缓缓向上漫去，漫过一株幼苗的高度，漫过

村庄的篱笆，沿着牧童遥指的方向一路望向天空，望向降

落到未来的一场场大雨，望向贮存在天空上的一垛垛阳

光。那一刻，无数农谚在他的旱烟里冒出，他佝偻的身影

里渐渐有了气象学家的轮廓。

唐代诗人钱起曾说：“日长农有暇，悔不带经来。”可这

片漠漠水田不就是最好的经书？农家人一直是最勤奋的

求学者，日日耕读，夜夜怀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于是耕

种的姿势固化成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缩影，一步一脚

印，向付出寻求收获，让勤劳缔结富饶。

“知道时节的雨就是好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亲并

不会背唐诗，却能慢条斯理地吟诵出《春夜喜雨》，这和播

种的技巧一起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里。当春雨如约而至，

父亲便会坐在窗户旁，静静地聆听这一年在淅淅沥沥中轻

轻抽芽的声音。这是来自上天的恩赐。莫名的，他相信这

也是老天爷对他新一年的祝福；莫名的，我也相信，比起

我，父亲更懂得那些绝句与律诗的浪漫。

我们是远离土地的一代人，但每到春天，春耕的情景

总会悄悄浮现在脑海——正是远离，才衬托出珍贵，在日

常生活的地平线外，它殷勤收留着流浪的诗意和美学。那

段在田间地头撒丫子奔跑和叼着草茎躺在树下看春耕的

岁月，在繁忙工作的发酵下，渐渐散发出乡愁的韵味，成了

诗，化作画。原来，时间像一头老牛，早已在我的生命中开

垦、播种下了深深的印记。回忆的犁铧深深一翻，春意便

在日子的沟壑里鲜亮亮地涌出来。

也因此，在我眼里，春耕早已超脱了一项农事的概念，

它成了一枚文化符号，一种生存美学的象征，一份希望与

喜悦在春天的隐喻。那广袤的土地在每一年都酝酿出无

数野蛮生长的灵感，等待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去填词，去推

敲，去吟咏。而农家人大巧若拙的功力，早在千年前，就让

诗人王维羡慕不已，吟道：“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在

那些沾了一裤腿春泥的身影里，我分明看见了父亲，说着

一口地道的乡音，笑容满面。

四时新四时新

春耕，在大地上写诗
□ 仇士鹏

鸟鸣啼春
□ 钟芳

“嘁嘁、喳喳，嘁喳—嘁喳—”这些天的黎明，总会被一

阵阵热闹的鸟鸣声唤醒。想起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

“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鸟鸣叫响了

春天，鸟儿就是春天的使者、春天的象征。

我轻轻推开窗远眺，小区紧挨着公园，楼下的樟树、樱

树、柳树等各种树木一棵棵、一排排，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各种花次第开放，争妍斗艳。这些花木自然是小鸟的天

堂。太阳慢慢升起，阳光在树叶间穿插，枝丫间不时有鸟儿

的居巢。隐于其间的一群群小鸟争相欢叫，凌空飞翔，它们

用银铃般的歌声开启春天的序曲。静静细听，或明亮欢快，

或低沉婉转，或远或近，或重或轻，盎然成趣。这美妙的春

之声，让人欢欣惬意。

清代张潮的《幽梦影》中说：“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

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

际听欸乃声，方不虚生此耳。”春夏秋冬，每个季节的声音都

美得令人着迷。春暖花开时节，踏青草、听鸟鸣、闻花香，你

会发现，原来美是这么的简单。

童年时在故乡，麻雀、燕子、喜鹊和斑鸠是农家最常见

的鸟类。田野里、草地上、树丛中，随处可见它们的身影在

闪动。它们有时在田间迈着灵巧的步子自在地觅食，有时

在树干枝头蹦来跳去，有时则成群结队欢叫着划过天空，背

衬青山绿水、花红柳绿，极富诗情画意。清晨的乡村素雅恬

静，空气中弥漫着花香。拂晓时分，鸟儿们的叫声便掀开了

一天的新生活。麻雀“唧唧”，喜鹊“喳喳”，斑鸠“咕咕”，如

此生动鲜活。

“各种鸟鸣悦耳异常，除以音乐比拟之外，实在不能用

字句形容。”鸟儿是大自然深情的乐师，没有哪一种能像春

鸟的歌声这样动人。它们通常一只先叫，然后另一只或好

多只跟着叫起来，忽高忽低，时急时缓，有的属于民族唱法，

有的属于美声唱法；一会儿是深情款款的独唱，一会儿又变

成了气势磅礴的大合唱。

万物萌动，花间枝头，在浩荡的春光中，听鸟鸣春，直让

我们的心灵芬芳如花。

山城山城览览

沐心海沐心海

家风家风


